
▲贾树大伯、青铜器修复专家贾文超参与修复的一级、二级文物有百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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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出生的贾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名青铜器修复
师、老北京古铜器修复第五代传承人。

他的爷爷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 子女与孙
辈均继承家学， 形成了以青铜器为大宗的文物修复实践与研究
的专业家族梯队。

日前，由贾树编纂的新书《文物修复第一家》出版，他花了 3

年多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汇成了这本介绍贾氏文物修复之家渊
源与流变的厚书。 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升鼎、孔庙御匾、双尾青
铜虎……贾氏一家唤醒了无数曾停靠他们手边的国宝重器，复
苏它们厚重古老的灵魂。

“很多人习惯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室中欣赏青铜器，往往
认为青铜器便是那样形制完整、花纹明晰、铭文清楚的。 ”已故清
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为《文物修复第一家》所作的序言中
写道，“然而事实却是，青铜器埋藏地下，时逾两三千年，出土时
完好光洁的，实际是极少数。 一般情况是锈蚀遍体、破碎缺损，甚
至变成难以辨认的大堆碎片， 和后来玻璃橱内展出的形象不能
同日而语。 没有修复，青铜器的研究鉴赏可说是做不到的。 ”

虽然隐身于文物背后， 文物修复者却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耐
心与专注，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他们还原的不光
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入职国家博物馆 10 年，贾树已参与修复了百余件国宝级文
物，这个数字可能还比不上家族长辈，但它足以让他从一个“喜
爱热闹”的人变成了一个内敛稳重的人，足以让他生出对文物由
衷的喜爱与敬畏，更在“今人不见古时月”的当下，望见与古人对
话、思接千载的惊喜。

文物修复者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

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 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贾树与父亲贾文忠、 女儿贾如参观国家博物馆藏后母戊鼎， 贾树祖父

贾玉波生前曾参与这件国宝的修复与复制。

荨贾树修复妇好墓出土青铜圆斝。 （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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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树： 修复文物是在与古人对话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一个“天注定”的转折

靠近北京南四环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是贾树的工作所在

地，他一般早上 8 点多来到这里，戴上手

套、系上工作褂便坐下来开始修复，一坐

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

2010 年， 贾树刚来到文保中心时，

这里还很偏僻，甚至不通公交。 10 年过

去，如今外面高楼林立、道路宽敞，中心

内的办公桌由 1980 年代的木头桌椅换

成了专业的不锈钢金属工作台， 修复师

们戴上了口罩， 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工作

室的粉尘呛走。 不变的是台前摆放的那

些大大小小的工具：锉刀、烙铁、砂纸、锤

子、刻刀、镊子、凿子、錾子……它们自老

一代修复者用起， 有些可在微毫处排布

功夫、施展力道，浓缩着传统工艺精深微

妙的智慧。

“虽然现在修复室添加了各种电动

工具， 但我还是习惯了这些传统工具，

觉得比较顺手。” 贾树说， 正如 “做家

具始终离不开刨子和锯条”， 世代传承

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仍是现代科技所无

法取代的。

据记载， 青铜器的复制、 修复技艺

最早追溯到春秋时期， 《吕氏春秋·审

己》 《韩非子·说林》 中均记载有赝鼎

的故事 。 及至宋元 ， 随着金石学的兴

起， 国人从对青铜器的崇拜转入系统研

究， 仿制青铜器蔚然成风， 而且水平高

超； 明清及民国时期， 青铜器修复发展

为四大流派 ： 北京 、 苏州 、 潍坊 、 西

安。 其中北京是传承最为茂盛的一派，

而贾氏一家的文物修复渊源， 可追溯到

开创民间 “青铜四派” 之一的北京 “古

铜张” 派。

清朝时，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征召各

地能工巧匠修复青铜器， 修复技艺日趋

成熟。清朝末年，这些汇聚宫中的手艺人

中有 8 位手艺最高，人称“清宫八大怪”，

其中修古铜器的“一怪”绰号“歪嘴于”。

光绪年间，“歪嘴于” 出宫后在前门内前

府胡同开设“万龙合”修古铜器作坊，并

先后收了 7 个徒弟。 1911 年于师傅去世

后， 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承

其衣钵，将“万龙合”更名为“万龙和”，自

此开创了北京“古铜张”派青铜修复业。

张泰恩门下高徒王德山学成后自立门

户 ， 在琉璃厂为古玩商修文物 ， 他在

1930 年代又收了多名徒弟，其中就包括

贾树的爷爷贾玉波。

新中国成立后， 包括贾玉波在内的

“古铜张”第二、三代传人大多进入了文

博单位，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专

家，他们将传统修复技术传播光大，使其

绵延至今。

贾玉波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科

学院考古所等修复、复制文物，经手的青

铜器有后母戊鼎、 四羊方尊、 虢季子白

?、龙虎尊等顶级国宝。他的几位子女年

少时经常跑去父亲的工作室， 看老师傅

们干活，边看边记，后来他们也都成了文

物修复界的行家里手，为故宫博物院、首

都博物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等文博机构

修复青铜器等文物。

贾树记得， 小学时自己每个周末都

会去爷爷奶奶家里， 家里到处都摆放着

青铜器复制品， 自己家里也有父亲制作

的小工艺品。当时，家里的陈设全是古香

古色的红木制家具， 博古架上摆满了瓶

瓶罐罐之类的古董， 以至于同学来到家

里都会惊叹，“你家像是生活在古代。 ”

那时的贾树还不觉得文物修复 “有

意思”，当时博物馆工作是一门不受重视

的行业，远未得到今日如此关注。他那时

的兴趣是新闻和摄影，给报社拍过照片，

当过实习记者， 觉得第二天把照片或稿

子发在报纸上 “特别有成就感”。 2010

年，正在贾树想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家

博物馆一则招聘青铜器修复师的消息

吸引了他的父亲———上一次类似的招

聘还是在十几年前。贾树的父亲、青铜

器修复和鉴定专家贾文忠力劝儿子，

让他也加入文物修复行业。

思前想后， 贾树报名了国家博物

馆的招聘。因为生于文物修复世家，见

过父亲修复文物，“有了一定基础”，他

“很幸运”被录取，从此开始与国宝重

器打交道的日子———贾树说那是一个

“天注定”的转折。

掌心大地儿修好几周

进到国家博物馆的器物修复室，

迎接贾树的是 6 位 50 多岁的老师傅。

听师傅们讲， 这里已经很多年不招刚

毕业的年轻人， 即便有偶尔进来的几

个，要么自己觉得不合适离开了，要么

因为师傅不满意走人了。干这行，要天

赋与灵气，也要耐得住清冷。

起初贾树只是在一旁观摩， 师傅

甚至不允许他帮忙扶着文物， 顶多让

他递个工具。 “师傅们也是为我好，这

里接触到的器物， 都是非常珍贵的国

宝级文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可

不能让没经验的年轻人磕了碰了。”师

傅一边修着文物， 一边在稀松平常的

聊天中传授着几十年的修复经验。 如

何用调色、如何焊接、如何补配，个中

道理还得徒弟自己体会、揣摩。

“你要多学。 ”这是老师傅们习惯

讲给年轻人的话。

旁观了 3 个月之久， 贾树上手的

第一项任务是参与后母戊鼎的复制。

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是国家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 也是目前已知中国

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 重达 830

余公斤。 有师傅告诉贾树：“这件国宝

我们之前也没摸过，上次复制、修复，

还是在你爷爷那辈人手里， 现在到了

你手里，多有意义啊！ ”

那是 1959-1961 年期间，刚建成

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为中国国家博

物馆）为通史陈列筹展，从全国征集来

大批珍贵文物， 贾玉波作为历史博物

馆复制组总负责人与同事们一道对这

批文物做了修复与复制， 其中便包括

后母戊鼎。 等贾树再见到这件泛着青

光的国宝时，历史像经历了一个轮回。

贾树赶上了为后母戊鼎复制品

“做旧”，这是青铜器复制“最后一道关

键性工序”。青铜器经过漫长的地下埋

藏与自然侵蚀， 表面会生成瑰丽斑斓

的锈蚀，称为“地子”，只有将这层锈色

做逼真了， 才能还原青铜器沧桑古老

的神韵。

“地子”是一个立体的结构，比如

绿下盖着蓝紫、蓝紫下盖着红，如何让

人工填补的颜色与青铜器五彩斑斓、

且富有层次的原始锈色完美融合，考

验着修复师的功力。

在文保中心的后院， 贾树拿着小

牙刷， 蘸上矿物色和虫胶漆片的混合

物，一点一点地弹到青铜器上，这样做

出来的锈是颗粒状，十分自然。 “这种

做旧方法是爷爷的上一代人在刷牙时

得到启发发明的———发现衣服上粘的

沫子的颗粒形状特别像青铜器的

锈。 ” 完成这件后母戊鼎复制品做旧

的任务，贾树花了半年时间。

回想当初的后母戊鼎复制， 贾树

坦言那会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

“对锈蚀要做出层次、历史感可能还理

解得不那么深”。 如今从事修复 10 年

之久， 加之贾树又浏览了许多家族文

物修复的资料， 包括爷爷当年的工作

笔记，重复着爷爷当年的步骤，打磨着

同一处地方， 他越来越能感受到爷爷

那一代人精益求精的工作状态。

如今对一个地方做得不满意， 他也

会反复修改，一处颜色做得不像，便擦掉

重做，直到做像了为止。 “有时手掌心大

小的一块地方，可能会做上好几周。 ”

与文物背后的工匠交流

青铜器修复步骤繁琐 ， 清洗 、 除

锈、 整形、 焊接、 补配、 錾花、 做旧等

等， 一道工序往往就会花上数天乃至数

月。 正如修复师反复用砂纸打磨一件青

铜器复制品乃至把指纹磨没 ， 他们也

日复一日打磨着心性 ， 如佛家入定一

般心沉如水 ， 把自我融入到广阔的历

史中去。

在他们看来， 每件 “停” 在他们手

里的文物， 都有着自己的灵魂。 著名文

物修复专家、 “古铜张” 第三代传人赵

正茂老先生常说青铜器有香味， 一闻便

能闻见 “那一种老气”。 修复师们对文

物的感情与敬畏， 使他们恪守着 “修旧

如旧” 的原则， 深厚的功力与经验都化

作手下的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贾树的大伯、 现年 72 岁的贾文超

便是师从赵正茂先生的文物修复专家。

从 1979 年调入故宫再到退休后返聘 ，

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 30 年， 参与修

复的一级、 二级文物有百件之多。 他把

自己修复过的大部分文物照片装在了一

个小小的 U ?里 ， 其中有山东大方铜

镜、 司母辛方鼎、 贵州连枝灯、 河北青

铜马等。 在这眼花缭乱的图片汪洋中，

贾文超一心要找到他修复的河南上蔡郭

庄楚墓的升鼎， 那是他 30 年修复生涯

中难度最大的一件作品， 也是他的得意

之作。

“等等， 就这个！” 贾文超激动地

指着电脑上的图片， 那是一堆破碎的青

铜器残片 ， 每块如蚕豆大小 ， 总共有

100 多片， 几乎没有一个部位完整。 青

铜器埋藏土里多年， 因墓葬塌陷、 底层

变化等会被挤压变形， 撞击而残破或缺

损， 但碎成这么多的小片， 贾文超还是

头一次遇到。 他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试

着将其拼接完整， “能对的先对上， 不

能对的就放在一边”， 拼出了贴在鼎身

上的 5 只小兽后， 他急了： “应该有 6

只的， 第六只去哪儿了？” 后来才发现

第六只小兽也已破碎成片， 所以才未被

发现。 他又一点点将破碎的小兽拼接完

整。 “这个工序非常繁琐， 修复这件升

鼎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

等到为青铜器去除有害锈时， 贾文

超找来牙医专用的修牙工具一点点地磨

着铜身上的锈， 小心地控制着力道。 突

然他感到自己似乎触碰到了印刻字迹的

“笔道”， 预感到了什么的他又细细地磨

了许久， 埋藏在层层锈蚀下的铭文终于

露出了真迹。 传世的青铜器铭文往往一

字千金， 贾文超的发现大大提升了这件

文物的价值。

“如果当初我马虎一点 ， 没沉下

心， 或者我用雕刻刀去除锈， 那鼎上的

铭文就毁于一旦了。” 贾文超说道。

“干我们这行， 你必须沉下心来，

太浮躁的话你连坐都坐不踏实， 更别提

动手修复了。” 贾树说， 修复室里大家

各自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干活， 通常一

天都不会说一句话， 日常的枯燥与孤独

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以前贾树会带上一

个收音机， 边听着节目边干活， 只为感

觉 “周围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最近这一两年 ， 他不再听收音机

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稳住了。

贾树越来越感到， 文物打通了古今

相连的通道， 修文物不再是简单的一项

手艺， 而是在与文物背后的工匠、 古人

做精神交流： “我现在拿到一件器物，

先不会着急修， 而是抱着它仔细看， 去

揣摩、 想象当时的古人在创作这件东西

时的灵感 ， 与它做一个深层次的对

话———听起来有点滑稽， 外人可能理解

不了我们对文物的这种感情吧。”

贾树说， 每件青铜器都有着独一无

二的构造、 纹饰、 风格等， 它们背后是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工匠和一双双富有创

造力的双手。 “其实每件文物都是当年

的艺术品， 因为懂它的人爱它、 保护它

才流传到了今天 。 修文物的时候 ， 我

会更多去感受这件作品的艺术内涵 ，

去欣赏它们 ， 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大的

提高。”

从文物中观察到的艺术之道也启发

了贾树的个人创作。 生活中， 他也会收

藏艺术品， 尝试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品，

把古人的创作技艺和审美借鉴到自己的

创作中 。 在他名为 “嘉树堂 ” 的居室

里， 白色墙壁四周皆用古代木雕门窗装

饰， 门窗空隙上精心挂满了他收藏的金

属小人。 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他还把眼

力练得又精又准 ， 以至于平常去菜市

场， 妻子分不出区别， 他却一眼能看出

哪些菜新鲜， 哪些坏了。

注重文物修复档案记录

和爷爷乃至父辈那一代人的情形相

比， 贾树发现文物修复的科技手段在不

断进步， 文物修复档案管理也越来越科

学、规范。比如最近这些年国家博物馆会

为文物建立体检报告， 修复师浏览体检

报告后，更方便“对症修复”。

父亲贾文忠为了解决文物修复后继

乏人， 推动文物修复专业进入大学课堂

以及发起成立中国文物修复专业委员

会，主编出版《文物修复研究》论文集以

促进修复技艺的研究交流。 贾树也想在

完成好自身修复工作的同时，通过整理、

汇编文物修复方面的档案、资料，来为这

一行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过去， 文物修复技艺往往是口耳

相传，且因为手艺与饭碗挂钩，同行之间

技术保密， 修复师的技艺绝活往往秘而

不宣， 留下的记录资料也稀缺有限———

这对今天的文物修复不失之为一大遗

憾。毕竟，文物修复过程本身就有着重要

价值， 如果能详尽记录文物修复的具体

操作步骤 、文物形态的变化 ，也可为如

今文物修复的研究留下可资参考的原

始记录。

“我整理《文物修复第一家》这本书，

就希望能对今天文物修复有点儿用。 遗

憾的是爷爷留下来的资料不多。 他以前

在琉璃厂做学徒， 后来又为中国历史博

物馆工作了 20 年，他有记工作日记的习

惯，只可惜这些日记保存不全了。如果爷

爷他们那代人当时能多拍些照片， 多留

些素材，对今人的帮助肯定会很大。 ”贾

树感叹。

在爷爷贾玉波留下的有限资料中，

尤为珍贵的当属他一直压箱底藏着的青

铜器玻璃底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

动荡，盗掘、私掘之风盛行，文物倒卖、流

失严重。 在北京琉璃厂从事古铜器修复

的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会对每件经手的

青铜器拍照留存。 那时玻璃底片照相还

是从日本舶来的奢侈品，为了节省，不少

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 贾

玉波一直将这些照片悉心保存。

贾文忠回忆， 他小时候见到父亲藏

的青铜器老照片估计有上千张， 用手电

筒照着玻璃底板投在墙上， 就像今天的

幻灯片一样。因为玻璃底片轻薄透明、极

易破碎， 如今家里保存完好的有 500 余

张，它们本身也已成了珍贵文物。贾文忠

与贾树父子二人将其中的 370 张老照片

收录成《吉金萃影》一书，经专家分辨照

片中的器物数量多达 700 件左右， 并考

证出了其中 109 件青铜器的来源、 去向

和著录信息， 有部分如今收藏在国内的

文博机构或研究单位， 还有一部分流去

了海外。

有专家认为， 这批老照片的出版记

录了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的技艺和成

果， 补充了青铜器的器型资料， 在 “某

种程度上见证了民国时期的考古史”。

出版 《文物修复第一家》 之后， 贾

树如今又投入了下一本书的策划中。 他

想趁着父辈这一代人身体都还健朗， 通

过采访让他们讲出各自的经历， 以口述

史的形式出一本面貌生动的书， 还原那

些被遮蔽的故事 。 或许 ， 长辈们会在

拉家常式的聊天中 ， 讲出不一样的门

道来。

“我认为这种记录还是很有必要的。

最近两年也在让家庭成员做些准备， 梳

理梳理自己过去的工作。 把过去的历史

挖掘出来， 或许会对后人有帮助。” 贾

树相信， 自己的想法很快便会实现。


